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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章 亲士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

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

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吾闻之

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

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

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谄下伤上。

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

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

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

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

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

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

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

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

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土尧〕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

中，则不能流国矣。

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君主应当重视贤士，并阐述了贤士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以下是逐句翻译和

解释：

1.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

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翻译：进入一个国家而不重视贤士，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才却不急于任用，就

会耽误君主的事业。没有贤才，国家就没有紧迫的事务；没有贤士，就没有人与君主共同

谋划国事。轻视贤才、忘记贤士，而国家还能长久存在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解释：这里强调君主必须重视贤士，贤士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如果不重视贤士，国家

将面临灭亡的危险。

2.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

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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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翻译：从前晋文公流亡国外，最终匡正了天下；齐桓公离开自己的国家，最终称霸诸侯；

越王勾践遭受吴王的羞辱，最终成为中国贤明的君主。这三位君主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

取得成功，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国内经历挫折和耻辱后，最终崛起。最好的情况是不失

败，其次是失败后能够有所成就，这就是善于利用民众的力量。

解释：这里通过历史典故说明，君主在经历挫折后，若能任用贤才，仍能取得成功。失败

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能否从中吸取教训，善用贤才。

3.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
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

也。

翻译：我听说：“不是没有安定的居所，而是我没有安定的心；不是没有足够的财富，而是

我没有满足的心。”因此，君子总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他人宽容；普通人则对自己宽

容，而对他人苛刻。君子在前进时不会因失败而动摇志向，内心会探究事物的本质；即使

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也不会产生怨恨之心。这是因为君子有自信。

解释：这里强调君子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并且在面对挫折时保持坚定的信念。君子之

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有自信。

4. 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谄下

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

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

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
士。”
翻译：因此，做那些困难的事情，必然能够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从未听说过做自己想要

的，而能避免自己所厌恶的。因此，逼迫臣子会伤害君主，谄媚下属会伤害上级。君主必

须有敢于直谏的臣子，上级必须有敢于直言的下属。讨论问题时，意见应该充分表达，而

那些敷衍了事的人只会附和，这样国家才能长久保存。如果臣下只重视自己的爵位而不进

言，近臣沉默，远臣叹息，怨恨就会在民众心中积累。谄媚之人在君主身边，好的建议被

阻塞，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夏桀和商纣不正是因为不任用天下的贤士，才导致自身被杀、

国家灭亡吗？所以说：“归还国家的宝物，不如推荐贤才。”

解释：这里指出，君主应鼓励臣子直言进谏，避免谄媚之风。如果臣子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而不进言，国家将陷入危机。历史上有许多君主因不任用贤才而亡国，因此，推荐贤才比

任何宝物都重要。

5.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

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

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翻译：现在有五把锥子，最锋利的那把必然最先折断；有五把刀，最锋利的那把必然最先

磨损。因此，甘甜的井水会最先枯竭，高大的树木会最先被砍伐，灵验的龟甲会最先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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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神异的蛇会最先被暴露。因此，比干被杀，是因为他敢于直谏；孟贲被杀，是因为他

过于勇猛；西施被沉水，是因为她过于美丽；吴起被裂尸，是因为他过于能干。这些人，

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长处，所以说“太盛难守”。

解释：这里通过比喻说明，过于突出的人往往容易招致灾祸。贤才虽然重要，但如果过于

锋芒毕露，反而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6.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

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

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

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镒之裘，非

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翻译：因此，即使有贤明的君主，也不会喜欢没有功劳的臣子；即使有慈爱的父亲，也不

会喜欢没有用处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其职位而占据那个位置的人，不是适合这个位置

的人；不能胜任其爵位而享受俸禄的人，不是适合这个俸禄的主人。好的弓难以拉开，但

可以射得高、射得深；好的马难以驾驭，但可以负重远行；好的贤才难以驱使，但可以使

君主受到尊敬。因此，江河不嫌弃小溪的水流入自己，所以才能变得宽广。圣人做事不推

辞，不违背事物的规律，所以才能成为天下的栋梁。因此，江河的水，并非来自单一的水

源；价值千金的裘衣，并非来自一只狐狸的皮毛。难道有只取同一种东西而不取其他东西

的道理吗？这并非兼爱天下的王道！

解释：这里强调，君主应当任用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没有功劳的人。贤才虽然难以驾

驭，但他们能够帮助君主成就大业。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的栋梁，是因为他们不推辞

责任，并且能够顺应事物的规律。江河之所以宽广，是因为它不拒绝小溪的水；同样，君

主应当广纳贤才，而不是只取同一种人。

7.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

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土尧〕埆者其地不育。王者

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翻译：因此，天地并不总是明亮，大水并不总是泛滥，大火并不总是燃烧，君主的德行并

不总是高不可攀，这样才能成为千人之长。如果君主像箭一样直，像磨刀石一样平，就无

法包容万物。因此，狭窄的溪流会很快干涸，浅薄的水流会很快枯竭，贫瘠的土地不会长

出庄稼。君主的恩泽如果不从宫中流出，就无法惠及全国。

解释：这里指出，君主应当有包容心，不能过于刚直或苛刻。如果君主的恩泽只局限于宫

中，就无法惠及全国，国家将无法长久繁荣。

总结：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君主应当重视贤士，任用有才能的人，并且要包容不同的意见。贤才

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君主如果不重视贤才，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同时，君主应当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并且鼓励臣子直言进谏，避免谄媚之风。贤才虽然难以驾驭，但他们能够帮助君

主成就大业。君主应当广纳贤才，并且要有包容心，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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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 修身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

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

无务博闻。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修身也。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

此以怨省而行修矣。

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

矣。是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

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

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

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

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

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

务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与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

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

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君子在战场上虽然讲究阵势，但勇气是其根本；在丧事上虽然讲究礼仪，但哀痛是其根本；士人

虽然讲究学问，但行为是其根本。因此，如果根基不稳，就不要追求表面的繁荣；如果身边的人

不亲近，就不要去追求远方的关系；如果亲戚不依附，就不要去追求外交；如果事情没有始终，

就不要去追求多种事业；如果对事物没有深刻理解，就不要去追求广博的见识。所以，先王治理

天下，必定先考察近处，再吸引远方的人，君子考察近处，是为了修身。修身，就是在受到诋毁

时反思自己，这样怨恨就会减少，行为也会得到修正。

不要听信诽谤和恶意的言辞，不要说出伤害他人的话，心中不要存有伤害他人的念头，即使有喜

欢诋毁他人的人，也无法找到依靠。因此，君子在做事上日益强大，愿望日益远大，志向日益坚

定。

君子的原则是：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有时表现出仁义，活着时表现出爱心，死去时表现出哀

痛；这四种行为不能虚假，必须发自内心。心中藏有的爱，不能枯竭；行为表现出的恭敬，不能

枯竭；口中说出的话，不能枯竭。这些美德遍布四肢，渗透肌肤，即使头发花白，头顶秃了，也

不会放弃，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意志不坚强的人，智慧不会通达；言语不诚实的人，行动不会果断。拥有财富却不能分享的人，

不值得与他交朋友；坚守道义不坚定，对事物了解不广泛，分辨是非不清晰的人，不值得与他交

往。根基不稳固的人，末节必然不牢固。强大但不修身的人，最终必然会懈怠。源头浑浊的水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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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必然不清澈；行为不诚实的人，名声必然受损。名声不会凭空产生，声誉不会自动增长。功

成名就，名誉不能虚假，必须发自内心。只说不做，即使能言善辩，也不会被人听信。虽然努力

但夸耀功劳，即使辛苦，也不会被人认可。聪明的人内心明白但不多说，努力但不夸耀功劳，这

样才能扬名天下。言语不在于多而在于智慧，不在于华丽而在于清晰。因此，智慧和清晰存在于

自身，而情感则相反。善行如果没有发自内心，就不会持久；行为如果没有经过自身辨别，就不

会确立；名声不能简单获得，声誉不能靠技巧建立，君子是用自己的行为来承载名声的。追求利

益的人，会忘记名声，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天下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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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章 所染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

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

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

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

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

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

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

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

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

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

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

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

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墨子看到染丝的人，感叹道：“丝染上青色就变成青色，染上黄色就变成黄色，所浸染的颜色变

了，丝的颜色也随之改变。经过五次浸染，丝就会呈现出五种不同的颜色。因此，染丝的过程必

须谨慎！”

不仅仅是染丝如此，国家也是如此。舜受到许由、伯阳的影响，禹受到皋陶、伯益的影响，汤受

到伊尹、仲虺的影响，武王受到太公、周公的影响。这四位君王，因为所受到的影响得当，所以

能够称王天下，成为天子，他们的功名覆盖天地。凡是提到天下仁义的显赫人物，必然会提到这

四位君王。

夏桀受到干辛、推哆的影响，殷纣受到崇侯、恶来的影响，厉王受到厉公长父、荣夷终的影响，

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谷的影响。这四位君王，因为所受到的影响不当，所以国家灭亡，自身也

遭到杀害，成为天下的耻辱。凡是提到天下不义的耻辱人物，必然会提到这四位君王。

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的影响，晋文公受到舅犯、高偃的影响，楚庄王受到孙叔、沈尹的影响，

吴王阖闾受到伍员、文义的影响，越王勾践受到范蠡、大夫种的影响。这五位君主，因为所受到

的影响得当，所以能够称霸诸侯，他们的功名传于后世。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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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吉射受到长柳朔、王胜的影响，中行寅受到藉秦、高强的影响，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雒、太宰嚭

的影响，知伯摇受到智国、张武的影响，中山尚受到魏义、偃长的影响，宋康王受到唐鞅、佃不

礼的影响。这六位君主，因为所受到的影响不当，所以国家灭亡，自身遭到刑戮，宗庙破灭，断

绝后代，君臣离散，百姓流亡。凡是提到天下贪婪暴虐、苛政扰民的人物，必然会提到这六位君

主。

君主之所以能够安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合乎道理。行为合乎道理，是因为所受到

的影响得当。因此，善于做君主的人，会努力选拔人才，而轻松地治理官员。不善于做君主的

人，会耗费精力，愁心劳意；然而国家却更加危险，自身也更加受辱。这六位君主，并不是不重

视国家、不爱惜自身，而是因为不懂得关键所在。不懂得关键所在，是因为所受到的影响不当。

不仅仅是国家如此，士人也是如此。如果他的朋友都崇尚仁义，淳朴谨慎，敬畏法令，那么他的

家庭会日益兴旺，自身会日益安定，名声会日益显赫，做官也会合乎道理，像段干木、禽子、傅

说这样的人就是如此。如果他的朋友都喜欢自夸、争强好胜，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庭会日益衰

败，自身会日益危险，名声会日益受辱，做官也会失去道理，像子西、易牙、竖刀这样的人就是

如此。《诗经》上说：“必须选择所浸染的对象，必须谨慎所浸染的对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解释：

这段文字通过染丝的比喻，强调了环境、朋友和导师对个人和国家的重要影响。墨子认为，无论

是个人还是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即“染”）都会决定其命运。如果受到的是正面、有益的影响，

个人和国家就会兴旺发达；如果受到的是负面、有害的影响，个人和国家就会衰败甚至灭亡。因

此，墨子主张要谨慎选择所接触的人和事，尤其是君主和士人，必须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正面影响

的人作为朋友和导师。这一思想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提醒人们在生活中要慎重选择交往

对象，避免受到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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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章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

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

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

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

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

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

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

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

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

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

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刍牛羊，豢犬猪，洁为酒

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

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

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

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

其国家，身死为于天下僇，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

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墨子说：天下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必须有法度可循。没有法度而事情能够成功的，是没有的。

即使是那些有才能的人成为将相，也都有法度。即使是各种工匠从事工作，也都有法度。工匠们

用矩尺来画方形，用圆规来画圆形，用绳子来画直线，用水来测量水平，用悬锤来校正垂直。无

论工匠的技巧高低，都以这五种工具为法度。技巧高超的工匠能够准确地使用这些工具，技巧不

高的工匠虽然不能完全准确，但按照这些工具来工作，也能做得比自己随意操作更好。因此，各

种工匠从事工作，都有法度可依。现在，治理天下和治理大国的任务，却没有法度可依，这还不

如工匠们明智。

那么，应该以什么作为治理的法度呢？如果都以父母为法度，怎么样？天下的父母很多，但仁爱

的父母却很少。如果都以父母为法度，这法度就不仁爱。法度不仁爱，就不能作为法度。如果都

以老师为法度，怎么样？天下的老师很多，但仁爱的老师却很少。如果都以老师为法度，这法度

就不仁爱。法度不仁爱，就不能作为法度。如果都以君主为法度，怎么样？天下的君主很多，但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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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的君主却很少。如果都以君主为法度，这法度就不仁爱。法度不仁爱，就不能作为法度。因

此，父母、老师、君主三者，都不能作为治理的法度。

那么，应该以什么作为治理的法度呢？所以说：不如以天为法度。天的行为广大无私，它的恩泽

深厚而不求回报，它的光明长久而不衰败，所以圣明的君王以天为法度。既然以天为法度，那么

一切行动和作为，都必须以天为准则。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停止。然而，天

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呢？天必然希望人们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相互伤

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们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相互伤害呢？因为天普

遍地爱护人们，普遍地帮助人们。怎么知道天普遍地爱护人们，普遍地帮助人们呢？因为天普遍

地拥有人们，普遍地养育人们。

现在，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领地。人们无论年幼年长、贵贱高低，都是天的臣民。因

此，人们都喂养牛羊，豢养犬猪，准备酒食，以恭敬地侍奉天。这不就是天普遍地拥有人们、普

遍地养育人们吗？天既然普遍地拥有和养育人们，那么它怎么会不希望人们相互爱护、相互帮助

呢？所以说：爱护人、帮助人的人，天必然赐福给他们；憎恨人、伤害人的人，天必然降祸给他

们。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的报应。那么，天怎么会因为人们相互杀害而赐福给他

们呢？因此可以知道，天希望人们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相互伤害。

古代的圣王禹、汤、文、武，普遍爱护天下的百姓，带领他们尊敬天、侍奉鬼神，他们帮助的人

很多，所以天赐福给他们，使他们成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侍奉他们。暴君桀、纣、幽、

厉，普遍憎恨天下的百姓，带领他们辱骂天、侮辱鬼神，他们伤害的人很多，所以天降祸给他

们，使他们失去国家，死后被天下人唾骂，后世子孙也一直谴责他们，直到今天。因此，做坏事

而得到祸患的，是桀、纣、幽、厉这些人；爱护人、帮助人而得到福泽的，是禹、汤、文、武这

些人。爱护人、帮助人而得到福泽的人有，憎恨人、伤害人而得到祸患的人也有。

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法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以“天”作为治理的最高法度。墨子认为，无论是工匠

还是将相，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度才能成功。在治理国家时，不能以父母、老师或君主为法度，

因为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仁爱的。相反，天是广大无私、恩泽深厚、光明长久的，因此应该以天

为法度。天希望人们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相互伤害。因此，治理国家

时应该遵循天的意愿，爱护人民、帮助人民，这样才能得到天的赐福，否则将受到天的惩罚。墨

子通过历史上的圣王和暴君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遵循天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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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章 七患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

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

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

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

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

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

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

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

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

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

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

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馑，此疚重于队其子，

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寡，食

者众，则岁无丰。

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

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

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

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完，不可以自守；心无

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

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

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

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故曰：以其极役，

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

敛于百姓，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

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

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

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墨子指出，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些祸患会导致国家灭亡或陷入灾难。具体内容如下：

1. 第一患：国家不重视城防和护城河的建设，反而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这表明国家忽视了防

御，导致外敌入侵时无法自保。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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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患：当邻国侵犯边境时，周边国家无人救援。这说明国家在外交上孤立无援，无法获

得盟友支持。

3. 第三患：君主耗尽民力去做无用之事，赏赐无能之人，导致民力浪费，财富耗尽于无意义

的接待和赏赐。

4. 第四患：官员只顾保住俸禄，游说者只关心结交权贵，君主制定严苛法律惩治臣子，臣子

因恐惧而不敢直言进谏，导致国家内部缺乏正直和忠诚。

5. 第五患：君主自以为聪明而不问政事，自以为国家强大而不做防御准备，邻国图谋侵略却

不知警惕，最终陷入危险。

6. 第六患：君主信任的人不忠诚，忠诚的人却不被信任，导致国家内部人心涣散，无法团结

一致。

7. 第七患：粮食储备不足，大臣无法履行职责，赏赐无法让人高兴，惩罚无法树立威严，国

家陷入混乱。

这七种祸患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家灭亡或陷入灾难。

墨子进一步强调，粮食是人民生存的根本，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基础。如果人民没有粮食，君主

就无法治理国家。因此，粮食生产、土地管理和资源节约都至关重要。如果粮食歉收，国家应根

据灾情严重程度削减官员俸禄，甚至取消俸禄，只提供基本口粮。在灾荒时期，君主和贵族应减

少奢侈生活，节约资源，以应对危机。

墨子还指出，灾荒会导致人民生活困苦，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国家应未雨绸缪，储备粮

食、加强防御、完善城防，以应对突发情况。历史上的夏禹和商汤都曾面临严重的水旱灾害，但

由于他们注重节约和储备，人民得以免于饥寒。

最后，墨子强调，粮食、军队和城防是国家生存的三大要素。君主应合理征用民力修建城防，适

度征收赋税，避免过度压榨百姓。如果君主只顾享乐，不顾百姓疾苦，国家将陷入内忧外患，最

终走向灭亡。因此，国家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确保三年以上的粮食供应，否则国家将无法维

持。

总的来说，墨子通过“七患”告诫君主，必须重视粮食储备、加强防御、节约资源、关心民生，才

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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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章 辞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

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

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

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

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

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

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

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

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

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

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

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

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

天下矣。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

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

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

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

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

充虚，强体养腹而巳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

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

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

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

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

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

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

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

国乱。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

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

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

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

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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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

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

古代的人民，在不知道建造房屋之前，选择住在山陵高地上，或者居住在洞穴中。因为低洼潮湿

的环境会伤害人们的健康，所以圣明的君主建造了房屋。建造房屋的原则是：房屋的高度足以避

开潮湿，四周的墙壁足以抵御风寒，屋顶足以应对雪霜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区分男女之礼。做

到这些就足够了，凡是浪费财物和劳力却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事情，都不应该做。修筑城郭，百

姓虽然劳累但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这是正常的劳役；收取租税，百姓虽然付出但不会感到困苦。

百姓所苦的不是这些，而是过度的赋税和剥削。因此，圣明的君主建造房屋是为了方便生活，而

不是为了观赏和享乐；制作衣服、腰带、鞋子是为了舒适，而不是为了炫耀和奇特。君主以身作

则，节俭自律，教导百姓，因此天下百姓能够治理，财用能够充足。

而现在的君主建造房屋，却与古代不同。他们过度剥削百姓，掠夺百姓的衣食之财，用来建造豪

华的宫室、亭台楼阁，装饰得富丽堂皇。君主如此奢侈，左右的人也纷纷效仿，结果国家的财用

不足以应对灾荒，无法救济孤儿寡妇，导致国家贫困，百姓难以治理。如果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

定，厌恶混乱，那么在建造房屋时，必须节俭。

古代的人民，在不知道制作衣服之前，穿着兽皮和草绳，冬天不轻便但温暖，夏天不轻便但凉

爽。圣明的君主认为这不符合人的需求，于是教导妇女纺织丝麻，制作布帛，为百姓提供衣物。

制作衣服的原则是：冬天用丝帛制作，足以轻便且温暖；夏天用细麻布制作，足以轻便且凉爽。

做到这些就足够了。因此，圣人制作衣服，是为了适应身体，舒适肌肤，而不是为了炫耀和取悦

愚民。在那个时代，坚固的车马并不被看重，雕刻和彩绘也不被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追求

的是实用的东西。所以百姓的衣食之财，家家户户足以应对旱涝灾害和饥荒。为什么呢？因为他

们懂得自我保养的道理，不受外物的诱惑。因此，百姓节俭而容易治理，君主用财节制而容易满

足。国库充实，足以应对意外；兵器不损坏，百姓不劳累，足以征讨不服的国家。因此，霸王的

功业可以在天下推行。

而现在的君主制作衣服，却与古代不同。冬天已经轻便温暖，夏天已经轻便凉爽，但他们仍然过

度剥削百姓，掠夺百姓的衣食之财，用来制作华丽的锦绣衣物，用金银制作钩带，用珠玉制作佩

饰，妇女忙于刺绣，男子忙于雕刻，制作这些衣物并不是为了增加保暖的效果，而是为了炫耀和

美观。结果浪费了财物和劳力，最终都归于无用。由此可见，现在的君主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身

体，而是为了观赏，因此百姓变得放纵而难以治理，君主奢侈而难以劝谏。以奢侈的君主治理放

纵的百姓，想要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如果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厌恶混乱，那么在制作衣

服时，必须节俭。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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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人民，在不知道制作饮食之前，素食而分散居住，所以圣人教导男子耕种，为百姓提供食

物。制作食物的原则是：足以增加力气，充实身体，强壮体魄，滋养腹部。因此，他们用财节

制，自我保养节俭，百姓富裕，国家安定。而现在却不是这样，君主过度剥削百姓，用来制作美

味佳肴，蒸煮烤炙鱼鳖，大国堆积上百件器皿，小国堆积十件，面前摆满食物，眼睛不能全部看

到，手不能全部拿起，口不能全部品尝，冬天食物结冰，夏天食物变质。君主如此奢侈饮食，左

右的人也纷纷效仿，结果富贵者奢侈，孤儿寡妇者挨饿受冻，即使想要国家不乱，也是不可能

的。如果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厌恶混乱，那么在制作饮食时，必须节俭。

古代的人民，在不知道制作舟车之前，重物无法搬运，远道无法到达，所以圣明的君主制作了舟

车，以方便百姓的交通。制作舟车的原则是：坚固轻便，可以承载重物，到达远方，用财少而获

利多，因此百姓乐于使用。法令不严苛而能推行，百姓不劳累而君主财用充足，因此百姓归附。

而现在的君主制作舟车，却与古代不同，坚固轻便已经具备，但他们仍然过度剥削百姓，用来装

饰舟车，装饰车马用彩绘，装饰舟船用雕刻。妇女放弃纺织而去刺绣，因此百姓受冻；男子放弃

耕种而去雕刻，因此百姓挨饿。君主如此制作舟车，左右的人也纷纷效仿，结果百姓饥寒交迫，

因此产生奸邪。奸邪多则刑罚重，刑罚重则国家混乱。如果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厌恶混乱，

那么在制作舟车时，必须节俭。

凡是存在于天地之间，包容于四海之内的事物，天地之情，阴阳之和，都是自然存在的，即使是

圣人也不能改变。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圣人传下来的道理是：天地，称为上下；四时，称为阴

阳；人情，称为男女；禽兽，称为牡牝雄雌。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即使是先王也不能改变。即

使是上古的圣人，也一定有私欲，但不因此损害德行，因此百姓没有怨恨。宫中没有被拘禁的女

子，因此天下没有鳏夫。宫内没有被拘禁的女子，宫外没有鳏夫，因此天下人口众多。而现在的

君主，蓄养私欲，大国拘禁女子上千，小国拘禁女子上百，因此天下的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

大多被拘禁没有丈夫，男女错过婚嫁的时机，因此人口减少。如果君主真的希望人口众多，厌恶

人口减少，那么在蓄养私欲时，必须节制。

这五个方面，是圣人节俭的地方，是小人放纵的地方。节俭则昌盛，放纵则灭亡，这五个方面不

可不节制。夫妇节制则天地和谐，风雨节制则五谷丰收，衣服节制则肌肤舒适。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了古代圣明君主与当今君主在建造房屋、制作衣服、饮食、舟车以及蓄养私欲

等方面的不同做法，强调了节俭的重要性。古代君主注重实用性和百姓的福祉，而当今君主则追

求奢华和享乐，导致国家贫困、百姓难以治理。作者通过对比，指出君主应当以身作则，节俭自

律，教导百姓，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繁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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